
蜀文化:

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

○ 陈世松

　　四川号称 “天府之国” ,有着悠久的历史

文化传统。应该怎样来概括这一传统文化内

涵呢? “巴蜀文化” 的说法 , 曾经风靡一时 ,

最为普及流行。然而 , 近十多年来才被人们

认识的 “蜀文化” 的概念 , 极可能改变这一

传统看法。本文拟从考古文化、 地域文化和

传统文化的角度 , 对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

在四川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一番考察。

一、 考古文化上的蜀文化

“蜀文化” 的概念 , 虽然早在 50年代就

曾被老一辈的史学家提到过① , 但从考古学

上较为系统地论述蜀文化 , 则是最近十多年

的事。 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文化 , 比巴蜀文

化更晚一些才被人们发现。 可以说 , 人们正

是通过探讨巴蜀文化才接触到蜀文化的。 因

此 , 从这个意义上讲 , 巴蜀文化是人们认识

蜀文化的先导。

“巴蜀文化”的命名 ,是从抗日战争时期

卫聚贤在一篇题为《巴蜀文化》的文章中②首

先提出来的。此后 , 凡是四川出土的古代器

物而带地方特色者 , 均以 “巴蜀文化” 称之。

但当时所说的巴蜀文化 , 还不是一种科学的

考古文化。 使巴蜀文化变成为一种科学的考

古文化 ,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。

1973年 ,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指出: “现

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 , 尚未有能

与巴、 蜀相连者 , 所以我们以考古学上所称

的巴蜀文化 , 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。”③

80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的巨大收获之一 ,

是初步建立起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

列。而四五十年代人们所讲的巴蜀文化 , 时

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。现在所讲的巴蜀文化 ,

下限应定在西汉前期 , “到汉武帝以后 ,统一

的汉文化占了主要地位 , 巴蜀文化作为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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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。”①

那么 ,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源于何方?是

四川本土创造的 ,还是外来的?这个问题 ,直

到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 ,以及与其属于同

一文化系统 , 分布于成都平原的数十处古遗

址 (著名的如新繁水观音、 成都十二桥、 抚

琴小区、指挥街、岷山饭店等遗址 ) 的发现 ,

再加上 1995— 1996年 , 在成都市新津宝墩、

都江堰芒城、 温江鱼凫、 郫县三道堰、 崇州

双河发现的五座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② , 才

为上溯四川文化的渊源——蜀文化带来了希

望。

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分析 ,人们终于识到:

蜀文化不仅是一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的考古

学文化 , 更是一种年代久远、 源远流长的古

文化。 为了把它与巴蜀文化相区别 , 学者们

专门赋予它以 “古蜀文化”、 “早期蜀文化” ,

或 “早蜀文化”、 “先蜀文化” 等称号。如果

把这种蜀文化依照其产生形成的顺序 , 而不

是按发现先后来表述 , 其发展过程和内涵特

征可简要概述如下:

远在距今 4500年左右 ,在成都平原就已

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

文化—— “宝墩文化”③。宝墩文化是文明孕

育时期的考古文化 , 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

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 , 也是四

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。

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 , 是目

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。 三星堆遗址的发

掘表明 , “以小平底罐、 高柄豆、 鸟头形勺等

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 , 在川西平原是

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。”④ 从而证明 , 远在

西周以前 , 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

别的、 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—— 蜀文化

的存在。三星堆遗同时还显示了进入文明社

会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, 有学者推测三星

堆遗址可能是早期的蜀都 , 是三千多年前蜀

国的政治、 文化、 军事、 经济的中心⑤。

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

文化面貌 , 是属于同一蜀文化系统的考古文

化。成都市内十二桥等遗址 , 也是具有蜀文

化特征的典型。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互有叠合、

承继并各有侧重 , 又勾勒出成都市商周时期

文化发展的轮廓⑥

蜀人常璩在 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 中 , 曾

经笔录过一则长期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历史

文化起源的传说: “蜀之为国 ,肇于人皇……

历夏、 商、 周。”⑦ 在近代疑古思潮中 , 这类

传说曾被视为 “无稽之谈” 而受到抨击。 现

在 ,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蜀文化经历过夏、

商、 周的客观存在 , 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

新见证又不断涌现出来 , 那么 , 把作为四川

文化源头的蜀文化的起源时间 , 再大胆地向

前推进一步 , 应该是很有希望的。所以 , 现

在已有学者预言: “蜀文化很可能会起源于

5000以前 , 甚至 `肇于人皇’ , 殊未可

知。”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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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地域文化上的蜀文化

近十多年来发现的典型蜀文化遗址 , 星

罗棋布 , 大多集中在成都平原。 其中尤以广

汉、 成都这两座并存的 “双子星座” 式的商

代巨大城邑最为瞩目。 它进一步证明成都平

原不仅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 ,更是长江文明、

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 成都平原之

所以能够在四川文化 , 乃至中华文化中占有

如此重要的地位 , 是和它在古代所拥有的良

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

的。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位置究竟

怎样? 它如何适合初期文明的发生? 对蜀文

化特质的形成有何影响? 林向教授对这些问

题作了精辟的阐述 , 他认为: (一 )这里物质

丰裕 , 水源充足 , 气候宜人 , 为古代各种生

产力水平和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创

造了有利的条件。 (二 )这里地势有利于初期

文明社会的安定过渡和发展。 (三 )这里的地

理位置有利于古代交通。 (四 ) 这里的山间、

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——

坝子 , 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积最大 (达 7337

平方公里 ) 的坝子 , 由此形成为 “坝子文

化” 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①。

关于古蜀人的来历 , 和任何区域的人口

成分一样 , 比较复杂 , 涉及一个土著和外来

移民区分的问题。 人们把最先从西面岷山下

来 , 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氐、 羌系统

的民族 , 视为早期蜀族的祖先。 相对于后来

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 , 他们又同成都平原的

原有居民一道 ,构成了本地的土著。此外 ,还

涉及一个统治层与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的区

分问题。毫无疑问 , “蜀地的人们共同体的基

本成分本是当地土著” , 与统治者有所区

别②。由于在蜀国历史中 ,又有溯江而上的濮

越、 荆楚系统的民族 , 加入到蜀国的统治层

中去。 相对于秦、 汉以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

民 , 他们也应该视为蜀国的先民。这样 , 先

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 , 以及在蜀国疆域内

生活的居民 , 经过长期融合 , 便共同构成了

蜀文化的创造者——蜀人。

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 ,“文明是一件

东拼西凑的百衲衣 , 谁也不能夸口是他 `独

家制造’ ”。③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这一通例 ,

经由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制造

出来的又一件 “百衲衣”。在古代成都平原从

文明孕育到成长壮大 , 直至产生有如三星堆

文化那样辉煌成就的过程中 , 始终离不开吸

收和借鉴周边的外来文化。 著名历史学家徐

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: “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

个经济文化区 , 但它并不是孤立的 ; 也不是

与其它地区 , 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

的。”④古蜀文化区不仅与北面的中原夏、商、

周、 秦文化有联系 , 而且同东面史前的大溪

文化、 屈家岭文化 , 以及后来的楚文化 , 南

面的濮、 越文化有关系。正是得此地利和天

时之便 , 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像 “一座大水

库”一样 ,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 ,

成为各种文化的荟萃杂交之地。 可以说 , 早

期蜀文化就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进

行的 “文化杂交” 工程的结晶。

在早期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, 成

都平原之所以较早地成为凝聚人们文化共同

体的中心 , 绝非偶然。 这是由于以下两个方

面的因素决定的:

一方面 , 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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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蜀地的政治中心。由于古代成都平原具有

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, 在人类

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 , 这里自然便成为人

们聚居生存的理想之区。早在氏族社会鼎盛

的时期 , 居住在成都平原的蜀人 , 便充分适

应平原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 , 利用平原特

有的分散的聚落形态 , 在一个个平原小坝子

上 , 缔造了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。古代巴蜀

境内有多达百数十个小部落小诸侯 “戎伯”。

司马错说 “夫蜀 , 西僻之国 , 而戎狄之长” ,

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①。 古蜀文化区就是

这种 “坝子文化” “戎伯文化” 的集合体。另

据传说记载 , 四川古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以

蚕丛、 柏灌、 鱼凫三代 “蜀王” 为代表的早

期蜀王国 , 以及相继由杜宇和鳖灵建立的杜

宇王国和开明王国。这些蜀王大多以成都这

个大坝子为大本营 , 号令四周小坝子 , 乃至

更远范围的小诸侯。如号称望帝的杜宇 , 先

定都汶山下 , 后又以郫 (今成都郫县 ) 为都

邑 , 别治瞿上 (今成都双流县境 )。号称丛帝

的鳖灵 , 原治青衣江会 (今乐山 ) , 建立开明

王朝后 , 也定都于广都樊乡 (今双流县境 ) ,

后迁成都。正因为在成都平原上存在着这样

一个高度发达的 , 以戎伯首领和王权为支撑

的政治核心 , 带动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

衡的文化综合体的氏族部落 , 这才促进了古

蜀文明的发生、 发展与传播 , 并最终形成一

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区

域。

另一方面 , 因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还是

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。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

分的。 当人们在运用新的思想、 新的技术从

事经济开发活动的同时 , 文化便随之悄然降

临。由于成都平原具有天然良好的生存空间 ,

自古以来就吸引着各族人民前来此区进行开

发 , 因此这里往往成为各种先进技艺交流荟

萃的场所 , 主导蜀地的经济中心。蒙文通先

生精辟地论述了蜀的经济文化同步转移过

程 , 他指出 , 蜀文化最先是从岷江河谷发祥

的 , “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”。因为 ,早

期蜀族—— 氐羌民族“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 ,

可能先在青衣、 临邛一道河谷里。若成都平

原 , 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 , 也必须在农业

发展时才能显得重要 , 是不难想象的。”② 其

后 , “教民务农” 的杜宇 , 正是通过江源、 临

邛这一河谷 , 把农业引入成都平原的。取代

杜宇的开明王 , 也是从南面沿岷江北上 , 最

后才到成都的。 先后从周边其它文化区进入

成都平原的居民 ,带来了各自的技艺和习俗。

其中 , 尤以杜宇、 开明带来的治水技术和农

田开发技术 , 对解决长期因扰成都平原的水

患 , 充分发挥地利优势 , 实现由山麓农业向

平原农业的飞跃 ,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他

们之所以最终执掌蜀王权 , 并确立起在文化

综合体中的核心地位 , 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成

功地把握了推进成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。

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

域文化 , 它是由一定的时空构架组成的。 它

不仅有成都平原这个圆心 , 也还有其相应的

范围和边缘。有学者表述蜀文化的影响范围

如下: “新石器晚期 ,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 , 分

布在西起汉源雅安 , 东到宜昌地区 , 北到绵

阳 , 南到长江沿岸这样一个东西狭长的区域

内。青铜时代晚期 (商周时期 ) 仍以成都平

原为中心 ,西起汉源 ,东到长江三峡两岸 ,向

北发展到陕西汉中、 宝鸡等一个南北较长的

地区 , 汉中城固、 宝鸡茹家庄等铜器群也包

括在这个范围之内。”③林向把蜀文化圈的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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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概述为一个 “中心”、 四个 “板块” , 即以

三星堆文化 (包括十二桥类型 ) 为中心 , 并

由成都平原、 汉中盆地、 秦岭地区和岷江上

游四个部所组成 , 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

相遇 , 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 , 在渭滨与周文

化相遇①。这个范围 ,与 《华阳国志》 所载蜀

的疆域 “东接于巴 ,南接于越 ,北与秦分 , 西

奄峨山番”② , 大体相符 , 也正与 《汉书·地理

志》 所说 “与巴蜀同俗” 的区域相当。

古蜀文化区范围的大小 , 及其所含蜀文

化因素的多少 , 在不同时间、 不同地区 , 是

有所差别的。 这一切都随古蜀文化区的时空

轴的移动而发生改变。 例如 , 在古蜀文化区

的时间轴线上 ,不同时期文化区域的盈缩 ,影

响力的大小 , 往往是同氏族部落文化综合体

的盛衰 , 以及蜀王权的兴替和蜀王国国势的

强弱密切相关的。 而在古蜀文化区的空间轴

线上 , 不同地区所含蜀文化的多少 , 往往又

与其距离古蜀文化区的中心—— 成都平原的

远近有关系。 可以说 , 蜀文化圈的空间分布

规律及传播现象 ,是以成都平原为圆心 , “含

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少 , 是和该遗存和成都平

原的距离成正比 , 即越近越强烈 , 越远越薄

弱 , 呈现蜀文化向外传布的波圈现象。”③ 这

不仅是史前时期 , 而且也是历史时期蜀文化

传播的特点和规律。

三、 传统文化上的蜀文化

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

晚期兴起 , 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。在距

今 2500前的东周时期 , 由于巴文化的兴起 ,

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 ,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。

至秦汉时期 , 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

化之中。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 , 正印证了

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 ; 接触

—冲突—交流—融合—整合④。

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 , 首先

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 ,

传承的渠道是否通畅。 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

巴文化 , 以及秦汉以来引入的汉文化 , 都是

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 , 它和蜀

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。所以 ,

在经过这两度涵化以后 ,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

化意识流 , 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依旧 , 人们在

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、

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

去。

下面 , 略举数端 , 着重说明蜀文化在秦

汉以后如何显示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:

(一 )蜀文化治水、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

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 , 是一种内陆农业

文明。 它的兴衰 , 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

的关系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

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 , 是蜀文化精神的

集中体现。秦并蜀之后 ,古蜀文明虽消融 ,但

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 , 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

扬。

蜀地自有记载以来 , 就是一个农业发达

的区域 , 并形成了 “教民务农” 和治理水患

的传统。至迟在战国时期 , 已有了作为国家

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⑤。秦并蜀

后 , 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 , 把

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 , 掀

起了在蜀大兴水利 ,广开稻田的高潮。“凿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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碓辟沫水之害 , 穿二江成都中。”① 经由李冰

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

“二江” , 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。它不仅使

当时的 “成都小平原和临邛、 南安这一小小

三角地带” 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 , 其人

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②。

秦汉以来治水、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 ,为

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。《华阳国志》曰:

“蜀沃野千里 , 号为陆海。旱则引水浸润 , 雨

则杜塞水门 , 古记曰: 水旱从人 , 不知饥馑 ,

时无荒年 ,天下谓之 `天府’ 也。”③从此 , 蜀

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 , 并享有天府的

美誉。 东汉初年 , 班固在 《西都赋》 中描绘

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: “源泉灌注 , 竹林果

园 , 芳草甘木。郊野之富 , 号为近蜀。” 李善

《昭明文选》 注曰: “言秦境富饶 , 与蜀相类 ,

故号近蜀焉。”这里说得很明白 , 蜀地的农业

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 ,原来富庶的关中 ,

这时反而向蜀看齐 , 只配号为 “近蜀” , “与

蜀相类”而已④。可见 , 这时的蜀 , 已与富饶

相等同。

(二 ) 天下名都——蜀都形象的树立

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 ,自开明王朝起 ,即

成为蜀国的都城 ,是古代巴蜀文化区的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 ,

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。 秦并巴蜀后 , 分

置巴、 蜀两郡 , 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。汉时

从蜀郡分置广汉、 犍为郡 , 号为 “三蜀” , 成

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。由于秦汉以来 , 成

都平原取得了 “天府” 和 “陆海”的美称 , 为

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

础。
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, 成都的城市文化得

以迅猛发展 , 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: 一是

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。 一种引

进中原城市布局 , 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

的略成龟形的城墙 , 被定型下来。成都的秦

城、 汉城 , 有 “重城”、 “层城” 之说 , 即由

大城连着小城组成。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

布局 , 河水沟渠纵横 , 江多桥众。这样的城

市格局和景观 , 既取法秦都咸阳 , 又独具特

色 , 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

的类型 , 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。 二是有地方

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。 成都城内不

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 “锦官城” ,而且

织机遍于民间人户。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、

蜀簿 (粗布 )、 蜀穗 (细布 )、 蜀 “织成” 锦

(宫廷用品 )、 蜀缎等 , 以锦水濯漂 , 鲜润细

腻 , 名扬天下。 此外 , 还有以 “金错蜀杯”、

“蜀汉扣器”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 ,远销于长

沙、 江陵、 朝鲜和蒙古。至于以蜀布、 邛竹

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 , 也是以成

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⑤。

以上这些文化成就 , 给汉晋时期的文人

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, 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

先以 《蜀都赋》 歌咏成都 , 晋人左思继作

《蜀都赋》 以赞之 , 称其 “虽兼诸夏之富有 ,

犹未若兹都之无量。”⑥ 这一评价 , 既是对蜀

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 , 也是对当时成都

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。此后 , “蜀都”这一

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 , 便成为成都这

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。

(三 ) 蜀地精神文化的飞跃

蜀与华夏本不同族 , 其精神文化系统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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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相异。扬雄 《蜀王本纪》 说蜀的古代 , “是

时人萌椎髻左衽 , 不晓文字 , 未有礼乐。” 仅

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

语 , 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。秦始

皇统一中国后 , 将六国移民、 徙徒、 迁虏大

量强制在蜀中安置。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

经济文化水平 ,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。“是

时 , 蜀人始通中国 , 言语颇与华同。”① 汉初

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 , 使蜀地

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。蜀生张宽等 18人

被派往京师攻读经学、律令 ,数年后归蜀 ,标

志着中原的学术文化引进蜀地。

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 , 从一开始就采

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。在蜀文化上千年深

厚传统的影响下 , 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

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,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 ,

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。例如 , 蒙文通先生

引 《汉书· 地理志》 “未能笃信道德 , 反以好

文刺讥” 说 , 蜀人虽学儒家经典 , 但未能笃

儒家学说 , 仍然酷好文学 , 长于词赋 , 西汉

一代 , 司马相如、王褒、 扬雄均以词赋见长 ,

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深厚关系。 又如 , 蜀人

在 《五经》 中 , 对 《易经》 特别偏爱 , 以致

西汉一代 , 四川找不出名、 法、 儒、 墨和六

经出众的经师 , 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

的结果 ,等等②。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 ,蜀地

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 , 蜀地文化在全国的

地位因此得到提高 , 以致 “蜀地学于京师者

比齐鲁焉” ,③ 《华阳国志》更以 “蜀学比于齐

鲁”④ 誉之。

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 , 原本指儒

学传播之意 ,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 ,

遂得到广泛的认同。再经过发展演变 , 最后

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 , 凡是蜀

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。 蜀学是

一个开放的体系 , 在历史的进程中 , 不断摄

取着新的营养 , 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 , 进入

繁荣鼎盛阶段。 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

学 , 名扬天下 , 与王安石的 “新学” 相反对 ,

与 “洛学”、 “朔学” 相抗衡⑤。正因为在蜀文

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 , 代表了四川人在

精神文化上的创造 , 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

神的旗帜 , 所以 , 在近代维新运动中 , 一些

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 “蜀学” 牌 , 给蜀

学注入时代新意 , 成立 “蜀学会” , 创办 《蜀

学报》 ,以宣传变法思想。蒙文通先生在其撰

写的 《议蜀学》 的文章中 , 还提出了 “重整

蜀学”的口号和设想⑥。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

泛流传上 , 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

命力和深远影响。

(四 ) 蜀人生活方式的塑造

《华阳国志》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

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 ,作了简要的概述。

它指出 , 在先秦时期 , 蜀人 “多斑采文章” ,

“尚滋味” , “好辛香” , “君子精敏 , 小人鬼

黠” , “多悍勇”。秦汉以来 ,由于经济的发展 ,

物质的丰富 , 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 , 蜀人

在衣冠、 嫁娶、 丧葬等各个方面 , 开始向奢

侈看齐。“故工商致结驷连骑 ,豪族服王侯美

衣 , 娶嫁设太牢之厨膳 ,归女有百两之徒车 ,

送葬必高坟瓦椁 , 祭典而羊豕夕牲 , 赠衤遂兼

加 , 贝冒赙过礼 ,此其所失。原其由来 ,染秦化

63

蜀文化: 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 蒙文通: 《议蜀学》 , 载廖幼平编 《廖季平年谱》 , 巴蜀书社 , 1985年。

参见胡昭曦等: 《宋代蜀学研究》 , 巴蜀书社 , 1997年。

任乃强: 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 , 页 146。

《汉书》 卷 89 《文翁传》。

蒙文通: 《巴蜀古史论述》 , 页 97。

刘逵注 《蜀都赋》 引 《地理志》 , 《文选》 卷 4。



故也……盖亦地沃土丰 , 奢侈不期而至

也。”①

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 , 蜀人养成

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。这一生活

方式的形成 , 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

互相作用的结果。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 ,

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著称。在远

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 , 巴蜀人歌舞娱乐 , 主

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

神的作用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

丰盛以后 , 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 , 很容易

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。 成都平原土地肥

沃 , 气候温和 , 水源丰富 , 都江堰水利工程

设施先进完善 , 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

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 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

优越 , 不愁吃穿 , 所以 , 反而容易成为滋生

奢靡风俗的土壤。对此 , 《汉书》 作者云:

“巴蜀有江水沃野 ,山林竹木、蔬食果食之饶 ,

民食稻鱼 , 亡凶年忧 , 俗不愁苦 , 而轻易淫

佚。”② 大抵时代不同 , 俗亦微异。然其人易

于满足 , 追求享受 , “溺于逸乐” 的习性和传

统 , 则古今同然。

(五 ) 信仰方式的传承

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。 在

《蜀王本纪》 和 《华阳国志》 中 , 记载的蜀王

蚕丛、 柏灌、 鱼凫都变成了神仙 , 其民亦随

王变成了仙。 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

不同 , 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 , 反映出蜀

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。三星堆遗

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 , 当时蜀人对自然、 神

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, 存在着万物有

灵的观念 , 以及对天、 地、 山、河的崇拜 , 并

且有了巫术思想。战国时 , 道家思想传进巴

蜀 ,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 ,构

成为一种讲灾祥、 律历、 占卜和神仙学的学

派。西汉时 , 成都人严君平著 《老子指归》 ,

影响及于东汉 ,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 ,

在其 《想尔注》 中 , 进一步发挥了 《老子指

归》 的思想 , 把 《老子》 一书从人学变成为

神学 , 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。 我

国土生土长的宗教——道教滥觞于蜀地 , 正

是中原的道教思想 , 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

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。

由此可见 ,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,它

不仅联绵不断 , 一脉相承 , 纵贯古今 , 而且

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

面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, 由成都平原孕育

成长的蜀文化 , 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 , 被巴

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 , 逐渐凝聚成为四川

人共同的文化精神、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。

正因为如此 , 所以 , 在后代历史上 , 经常可

以发现启用 “蜀” 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

论宣传的现象 , 如三国时刘备的 “蜀汉” 政

权、 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、 宋初李顺在成都

建立的 “大蜀” 政权 , 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

独立后建立的 “蜀军政府” 等。 这是蜀文化

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。凡此足以证明 ,

源远流长的蜀文化 , 直至近代仍是一面振奋

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。 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

史地位 ,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 ,

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

神 , 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

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陈世松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

邮政编码　 610071

(责任编辑　段　渝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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